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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楠（26岁）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芭比娃

娃。她们穿着亮闪闪的小裙子，脸上总

挂着不变的微笑，像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大人。那时候，我总觉得，她们活得比

我还认真。

三年级那年，我开始真正“养”

起这些娃娃。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

业，我便钻进自己的小天地，用牙膏

盒做沙发，用快递纸箱做衣柜，用橡

皮筋当作她们的腰带，甚至还用小勺

子为她们“煮饭”，装在橡皮做的小盘

子里。为此，我用悠悠球和我的同桌

做交换，换来了他所有厨具形状的橡

皮。我和最好的 3 个朋友，每人负责

几个娃娃，我们给她们起名字，安排

她们当动物医生、教导主任以及远洋

水手，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直到有一

天，有个朋友带来一个王子。王子的五

官很标致，长得像《白雪公主》《长发公

主》《灰姑娘》里的男主角，一切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如何安排这

位王子的故事情节，只能轮流让他和

其他的芭比娃娃组成家庭。最后，我

们请王子下次不要再来了。

就这样，我们把自己的憧憬与疑

问，统统塞进那个微型世界里。我们用

娃娃的嘴巴说话，又用她们的脚尖走

路。我们在芭比娃娃的世界里，扮演着

“大人”。

那时的大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

既神秘又温柔的存在。大人会早出晚

归，会穿高跟鞋，会背皮包上班，但也

会在饭后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笑声轻

柔。我们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也会那样，

于是先让芭比体验一遍，好像那样，成

为大人就不那么遥远了。

渐渐地，娃娃越买越多，两个、3
个、4 个、5 个……我的朋友圈也不断

扩大：两个、3个、4个、5个……但并

不是每个朋友都和我一样热衷于“过家

家”。有人开始喜欢打羽毛球，有人喜

欢练书法，还有人爱看电视里的偶像

剧。我们渐渐不再每天聚在一起玩娃

娃，连我也开始觉得，那些娃娃似乎有

点无趣。然而，在生日许愿时，我仍然

真诚地希望拥有 100个芭比娃娃，她们

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这个愿望像一

颗种子，埋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2008 年的新年，我又许下了一个新愿

望：成为一名玩具设计师。这个愿望不

再是单纯的拥有，而是创造，是希望能

够为其他人带来快乐。

初中那年，我的娃娃被妈妈装进一

个纸箱，连同我用易拉罐做的小凳子、

用塑料瓶盖做的汤锅一起，被搬到了家

中院子的一角。妈妈说，房间太乱，先

收起来。那年我开始补课、写周记、参

加竞赛，时间像一阵风似的，把我从芭

比的世界里吹了出来。

纸箱放在院子的角落，最开始我还

会偶尔去翻翻，像是怀念一场还没来得

及说再见的童话。两年、3年、4年、5
年过去了……娃娃们的脸开始剥落，她

们的眼睛最先消失，然后是嘴巴。我再

也没有去看过她们，仿佛只要不看，她

们就还在那里，像回忆里一样完好。

20 岁的某天，我在一家玩具店看

到了一排崭新的芭比娃娃，它们的脸

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时尚的服

装，身边有小狗、摩托、标致的王

子，但却没有了儿时那种魔力。我驻

足观望，想起了那个许愿要有 100 个

芭比娃娃的小女孩，那个梦想成为玩

具设计师的自己。

于是，我打算再次走进芭比的花

园。我想象着院子的角落变成一个时间

胶囊，装满了我曾经的梦想和玩具。滑

板曾载着我在小区的小路上飞驰，手风

琴是我 6岁生日的礼物，而那些芭比娃

娃，它们曾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妈妈翻箱倒柜，找到一把生锈的小

钥匙。“可能开不了了。”她说，“太久

没用了。”

我接过钥匙，站在尘封已久的门

前。插入钥匙，转动，门锁发出了刺耳

的尖叫，但却没打开。我又试了几次，

终于，一声闷响，门开了。

灰尘在阳光下飞舞，滑板的红色已

经褪成了暗粉，手风琴的皮带开裂，发

黄的琴键上覆满了灰尘。角落里，几个

芭比娃娃静静地躺着，金发纠结在一起，

有的甚至失去了四肢，曾经灿烂的笑容

已被模糊、破损的轮廓取代。她们的模

样让我想到有些“大人”——被生活的

压力与社会的期待所裹挟，个性被逐渐磨

平，梦想在沉默中消解，最终活成了千篇

一律的模样。

在这片废墟中央，一棵淡粉色的小花

静静摇曳。

那是我的童年，被时间风化，却依然

顽强地存在着。我小心翼翼地拾起一个没

有头的芭比娃娃。曾经，它是我的公主，

我的朋友，我的梦想；现在，它只是一个

破损的玩具，一段逝去的记忆。

我把她们一一拿出来，轻轻地擦拭，

想让她们感受到我的怀念与歉意。她们不

再漂亮，却更真实。那些我在她们身上幻

想过的生活——学习、工作、旅行，竟有

不少早已成了现实。有趣的是，当年那个

把芭比当作未来蓝图的小女孩，如今也成

了芭比口中的“大人”。

只是，真的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大

人的世界远比我们那时编织的芭比剧本要

复杂得多。没有那么多时间喝茶聊天，没

有那么多浪漫的晚餐，更多的是清晨的通

勤，争吵过后的沉默，以及一种说不清道

不明的孤独。那些褪色的娃娃，不只是年

久失修的塑料玩具，更是我童年时期对生

活最初的幻想，是我试图描摹未来的画

笔。她们被时光风化，被现实尘封，就像

我们心中那个最初渴望成为的大人，已经

渐渐模糊。

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感谢她们。正是

因为有过那样一段时光，我才能在漫长的

成长旅途中，始终保留一丝幻想。就像我

小时候喜欢给芭比设计“日常生活”，现

在我也会规划日常的仪式感。哪怕只是在

周末傍晚做一顿好吃的饭，点一盏温暖的

灯，或是为自己买一束花，像是当年在玩

娃娃时，为她们盖上一条小被子，说一句

“晚安”。

这些年里，我换了城市，换了爱

好，换了生活节奏。但每当夜深人静，

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个坐在地板上，

一边缝娃娃衣服、一边自言自语安排“明

天去上班”的自己。那是我最早扮演大人

的时刻。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未来我有孩

子，等她们长大了，她们会不会也用某个

玩具，去模拟那个尚未抵达的世界？她们

又会不会像我一样，某天在整理旧物时，

看到那些玩具，突然鼻头一酸，回忆起那

段用童年温暖包裹的幻想？

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角落，住

着小时候“扮演大人”的自己。那个我们

以为是游戏的阶段，其实是对生活最诚挚

的试探，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向复杂

人生发出的一次温柔练习。

如今我真的成了大人，也走得越来越

远。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仍然能看见那群

曾陪我走过童年的芭比娃娃，她们穿着褪

色的裙子，站在阳光洒落的地板上，对我

微笑，仿佛在说：“哇，恭喜成为大人，

你现在的样子，真美。”

扮演大人

李悦洋（32岁）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博士后

她曾经是个孩子——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

女孩。她哭泣的时候，爷爷会蹲下来，轻声对她

说：不哭，你是爷爷的心肝肉。她想起这话的时

候，仿佛仍能感受到爷爷宽厚的掌心和那令人

心安的温度。

如今她 32岁了，过去不可想象的年龄。每天

在北京的地铁上，和无数面无表情的成年人一样，

奔波在这个拥挤城市的一隅。不知不觉——这是

她对长大的感受——怎么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呢？

过去她有很多幻想，像一头自由的小马驹。

她渴望环游世界，热爱奔跑和多巴胺。她甚至幻

想有一天，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儿时的她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她的家人们守护着她每一

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从未有人告诉她：其实你很

普通，未来的生活也终将平凡。

也许是 15岁那年？那一年她离开了家乡求

学，也曾在黑夜中因为想家偷偷哭泣，但她告诉自

己已是大人。还是在 18岁呢？那个参加完学校成

年礼便走向高考考场的年轻人。她也说不清楚，就

仿佛一转身，她就成了那个不再嬉笑奔跑的孩子。

她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操场上一圈一

圈地跑步，那是她过去热爱的运动；她也不再羡

慕那些可以周游世界的年轻人，只是偶尔会买

上几本游记；她听着小孩子的笑声，偶尔想念起

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日子。

这些年里，她曾经深夜独自一人在实验室，

看着时钟一圈圈走着，发誓毕业一定要痛哭一场；

她也曾挎着她所爱之人的臂弯穿过花门，成为了

一个幸福的妻子；她经历了分娩之痛，满是汗水与

泪水时，收到了祝福：如今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成为了大人，成为了过去无所不能的父

母的依靠，出嫁时搂住爸爸宽厚的肩；她整理好

账单，精打细算起生活，学会了理想与现实的取

舍；她学会了做饭，贴上被刀划破的伤口，学会

了像奶奶和妈妈一样打理琐碎的生活；她成为

了母亲，极度困倦中看过无数个清晨与黑夜，不

分昼夜地哺育和爱护着另一个生命。

她是千千万万的女孩的缩影，也是无数个

女人中的一员。这一刻她知道，原来每一个大人

都曾是孩子。

乳腺炎发烧的时候，父亲会像过去一样一

遍遍摸着她的额头，直到确定好转才放心地睡

下；下班时遇到大雨，地铁站口她看到母亲披着

雨衣等她，当她像儿时一样地钻进自行车后座

的雨衣里，妈妈身上的桃花香混着雨水的味道，

让她感觉像是穿梭了时光；她仍会在午后和 90
岁奶奶说着悄悄话，感叹着这些年爷爷去哪了，

时间都去哪了。

如今，她坐在实验台前的双眸清澈，对未知

的真理依旧充满着期待；会在出租屋里放上一瓶

又一瓶的鲜花，周末为家人精心准备一桌饭菜；

会在儿子熟睡的深夜听着他均匀的呼吸，感慨着

生命的神奇；她看着儿子睫毛在黑暗中开合如

蝶，想起老房子里的时钟的滴答声——原来，我

们都是时光的人质，又被爱豢养成永恒的稚子。

她知道，在爱她的家人面前，她永远是那个

孩子——恒温箱里的菌株突然绽放成星云，恍

惚间瞥见羊角辫女孩在时光褶皱里奔跑，发梢

系着那所有未完成的远方。

在时光
褶皱里奔跑

包鑫（27岁）泰山科技学院教师

网上有一个“大象滑梯粉丝团”小组，

我加进去后，也分享了一个童年时期的大

象滑梯。很多朋友看了照片，感到惊奇，说

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岩石大象滑梯。有

几位朋友联系我，要去我的家乡拍照打

卡。他们说，大象滑梯是我们的时光机，长

大的我们从上面滑下来，就回到了童年。

他们打算打卡各个角落的大象滑梯，去看

看其他人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

当他们来到我的家乡，站在河边的

大象滑梯前时，其中一个叫陈诗的朋友

说，有一种瞻望神庙的崇高感。相比于这

座石凿滑梯本身，也许他们对背后的故

事更感兴趣——

记得是一个 5 月的早晨，薛琪兰老

师弹着钢琴，我们在讲台下跟唱，“夏天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

底不能告诉你……”门口开过来一辆白

色面包车，校长从后座拉开车门迈出来，

拍了拍薛老师的肩膀，对我们摆摆手。我

们停止了歌声，薛老师的手指还被音符

拽着，直到演奏完毕才转过身。

校长告诉我们，要带我们去镇上打

疫苗。听罢，屁股一侧立刻就有点痛。他

一再鼓励，一再表扬，还是没有人愿意

去，就拽起第一排的我往车里塞。我连连

后退，吓得大哭，从车与墙的窄缝里逃跑

了。校长来追我，我在校园里哭着跑“S”
线。后来，我干脆爬到废弃教室的高窗

上，拉着钢管，蹲在上面。校长笑着哄我，

我还是不下去。

爬那个高窗，我们课下练了好久，没

有几个人能上去。我蹲在上面，看着同学

们一个个坐进面包车。校长最后钻进去，

车门拉上就开走了。他们应该都在笑我，

可我看不到。等到校园安静，我从窗上溜

下来，坐到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呆呆地望

着外面，阳光耀白。

中午，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教室，

每人手里都有几包零食。他们向我描述

着山那边的小镇是多么繁华，告诉我校

长带他们去 6 层楼高的卫生院打疫苗，

又拉着去了镇中心小学，那里有单杠、双

杠，还有一座大象滑梯，有两层楼那么

高。那个大象滑梯是蓝色的，两边长着长

长的、白白的象牙，眼睛比我们的头还

大。他们从大象的屁股爬上去，又从大象

的鼻子里钻出来。我听了以后，懊悔万

分。我问他们，你们打完屁股再滑滑梯，

难道不疼吗？他们说，不知道。

我从来没见过楼，也没滑过大象滑

梯。我回家告诉爸爸，什么时候去镇子记

得叫上我。我向他描述大象滑梯，他说，

他没滑过，也从来没有在镇子上见过。我

说，因为你们不滑滑梯，自然就不会关

注，但并不代表没有。他说，他们儿时都

是滑石头，河边那块巨大的花岗岩就是

天然的滑梯。

那块石头是我们村的晾经石，相传

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归来，途经一条大河，

被一老鼋掀翻进水，经书尽湿，后来在我

们村的那块石头上晒干的。时至今日，还

能模糊地看到印在石头上的经文。我们

常常在上面玩耍，只不过石头临河，又陡

又滑，只要一坐上去，就会不受控制地滑

入水中，还是有点危险。

“然后，你爸就给你打造了这么一个

大象滑梯？”陈诗指着面前的晾经石说。

“对。过了几个月，没等来学校组织

打疫苗，我就自己从山垭口翻山去镇上，

到天黑都没有走到。父亲晚上去镇派出

所接的我，后来他和我说，那天我已经快

到隔壁县了。我在派出所问警察叔叔，我

说镇上的那个大象滑梯在哪，能不能带

我去滑滑。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

回到家，我不再提这件事。那段时间爸

爸在修村里的跨河吊桥，他是个石匠，还是

总工程师，泥匠、木匠、瓦匠都听他的调度。有

一天，他拉开橱柜，翻找动画碟片，看了一上

午DVD，找里面的滑梯样式，琢磨着画了一

个。他把图纸拿给我看，说要把那块晾经石

改成大象滑梯。我听了以后，又高兴又害怕。

村里很多人反对，可爸爸说，这就是块

石头，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等改成大象，你

说这块石头是狮驼岭的白象精变的也行。

他和石匠大爷就一边修吊桥，一边凿滑梯，

当时每天观者如堵。用了一个月左右，滑梯

终于竣工。

正如你眼前看到的，看上去就像一头

白象，象臀凿了台阶，象鼻开了滑道，滑道

底端是岸边。爸爸是第一个试滑者，我们站

在路上望向对岸，看着爸爸从大象屁股爬

上去，尖叫着从大象鼻端滑下来。

那天，整个村庄的孩子都来了。我问我

的同学，我爸爸做的大象滑梯和你们在镇

上滑的有什么不同？他们说，哪有什么大象

滑梯，都是唬你玩的。当时我就想，也许整

个省都没有这样一个滑梯，而我父亲做出

来的，是第一个。

大象滑梯（小说）

刘 鲁（27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生

麦田站在迷宫中央，望着四周。作为全

球明星探险家，他曾穿越亚马孙雨林，攀登

过喜马拉雅山脉，甚至在撒哈拉沙漠中独

自生存了 21天。但此刻，他找不到出口了。

他抬头望向天空，想通过太阳判断

方向，却发现天空像用蜡笔画上去的一

样——那红彤彤的太阳一圈又一圈，像大

树的年轮；白色的天空映衬着淡蓝色的云

朵，蓬松得就像小朋友爱吃的棉花糖；几只

认不出品种的彩色小鸟，头大身子小，在空

中盘旋了几圈又落在迷宫里的树枝头。

不知何时起，在探险界到处流传着“迷宫

之国”的传说，那是一个隐藏在现实世界边缘

的神秘国度，这个国度由无数迷宫构成，无数

探险家前仆后继来到这里，却鲜有人走出。

以麦田多年探险的经历，他感觉到现在

形势不妙。他深吸一口气，拿出笔记本，开始

绘制走过的路线，并把没走过和要走的路线

用红色记号笔标记出来，然后一丝不苟地按

照详细规划寻找出口。3个小时后，麦田又回

到了起点。他恨恨地踢了一脚地面，扬起一

阵尘土，忽然发现远处有个人影。

“嘿！等等！”他一边喊道，一边朝那人

跑去。

那是个穿着简单麻布衣服的中年男

子，正在修剪树篱。他抬起头，对麦田的出

现毫不惊讶。

“我似乎迷路了。您能告诉我怎么离开

这个迷宫吗？”

男子放下剪刀，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啊，又一个寻找出口的人。答案很简单，先

生，你需要找到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门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门，也有自己的钥

匙。”男子说完，又继续修剪树篱。

接下来的几天，麦田遇到了更多迷宫之

国的居民——在花园里喝茶的老妇人，玩跳

房子游戏的孩子，集市上叫卖水果的商贩。

每个人都过着平常的生活，仿佛迷宫对他们

而言根本不存在。而每当麦田询问如何离

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案：找到钥匙。

他开始怀疑这些人是在戏弄他，或者

整个国家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或者

是一个巨大的圈套。夜幕降临，他不得不承

认自己已经逃离不出迷宫之国了。他仰天

长叹，意外发现原来迷宫之国的上空还有

一片美丽的星空，这里的星空是他见过的

最美的星空，就像……他童年的梦里出现

过的那样。疲惫像潮水般一点一点漫过他

的身体，却意外地冲开了关闭已久的记忆

闸门——这星空，他的确见过。

7 岁那年的夏天，他躺在乡下外婆家

的稻草堆上，看着银河像打翻的牛奶罐般

倾泻在天幕中。那时的星星会说话，每一颗

都在向他眨眼睛，讲述着古老的故事，憧憬

着美好的未来。

“小熊星座、大熊星座、北极星……”麦

田喃喃自语，手指在虚空中勾勒着星座的

连线。他突然僵住了——这些童年记忆里

的星座，此刻正在他头顶完美复现。其中那

颗特别亮的，不就是他 7 岁时命名为“悟

空”的星星吗？

麦田的呼吸变得急促。他赶忙翻找着

背包，从夹层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

他给这颗星星拍的照片，虽然那颗星星在

照片里有些模糊，但麦田还是把这张照片

珍藏起来，照片的背面写有“我要成为世界

上最伟大的探险家”。

他把照片对准那颗“悟空”星星，陶醉

在童年的回忆之中。这里仿佛不再是迷宫

之国，而是让他感到安逸、熟悉的家乡。这

时，一道亮光出现在不远处——那是一扇

巨大的拱形门。

北斗七星的勺柄处，一颗流星正缓缓

划过。麦田闭上眼睛许愿，就像 7岁那年一

样。当他再度睁眼时，整个迷宫正在星光照

耀下变得透明。树篱化作流动的银雾，小径

延伸成发光的溪流，而远方的那扇门，门上

挂着的锁孔形状恰好是北斗七星的图案。

麦田十分激动，随着溪流般的小径来

到那扇门前。在那里，他碰到一个梳着麻花

辫的小姑娘。

“你好啊，小姑娘，你家住在这里吗？”

“不是啊，我是来迷宫之国旅游的，已

经来过很多次了。”

“啊！那你的钥匙是什么？”麦田十分吃

惊。无数探险家走不出的迷宫，一个小女孩

却能轻易进出。

“嗯？我不理解您说的钥匙是什么？我

没有钥匙，不过这里的太阳、天空、云朵、小

鸟……都能给我指引回家的路。”

麦田忽然想起他刚来迷宫之国所看到

的这一切。他看着这个小女孩，仿佛看到这

个小女孩趴在桌子前画画，画了一颗太阳、

一片天空、几朵云、几只小鸟……

麦田想到自己作为曾经的小孩，早应

明白这一切，早应识破迷宫之国的秘密。但

不知为何，包括他在内的无数知名探险家，

却困在其中。

“你笑起来好看多了。”小女孩背起手

中的背包，“大人们总是皱着眉头。”

麦田笑了笑，看着小女孩走出她的大

门。麦田也走到自己的大门前，在大门口停

住了，回头望向迷宫之国。

太阳开始西沉，麦田突然意识到一整

天又这样过去了，而他没有感到焦虑，只是

静静地等待太阳的落下，享受着在这里的

最后一个夜晚。

迷宫之国（小说）

孙超杰（32岁）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

我时常会想起幼年的我，经过漫长

的追逐，终于抓住了一只野兔。不过

在同伴簇拥过来的慌乱中，它还是从

我指间溜走了。这只野兔，在我日后

的回忆中，越来越像是我的童年。虽

然溜走了，却在我指间留下了柔软、

光滑与温暖。

童年的学校，在村子外一公里的地

方，门口写着“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

育为人民”，周边是广阔的麦田，延伸到

我们无法想象的遥远的未来。当时我一

直觉得，麦田的边缘大概就是星空吧。村

子里的孩童们，会约着一同起床、一同上

学，背着妈妈缝制的书包，像马驹一样奔

跑着。下雨天，我们就望着门外，期盼家

人送来雨伞和胶鞋；停电的时候，我们就

从家拿蜡烛，在烛光下念诵九九乘法表。

放了学，大家一起玩耍。丢手绢，这“手

绢”往往是用随手摘来的嫣红色野花代

替。大一点的孩子们或许已萌生了情愫，

把这朵“嫣红”放在异性的身后，等待着

他的发现，等待着他向自己追来。一直到

夜色突然来临，我们才会结束这场游戏，

把“嫣红”弃置在暮色中。因为我们明天

还会再次相见，所以谁也不会觉得那朵

花寂寞无主。

童年的学业，常常会被农忙打断。

因为老师们同时也是农民，我们需要去

帮忙。后来从县城来了一位年轻老师，

他不许我们再去田地里帮忙，每天早晨

带着我们跑步，跑遍了整个村子。他的

家就在办公室里，窗下的书桌上堆满作

业，离作业不远处是一张小床。床铺虽

小，却有一张很光鲜亮丽的床单，上面

绘着各种小动物，小猫和小狗并排坐

着，看向远处湖泊上的月亮。老师临走

时，教给我们一首叫作 《萍聚》 的歌，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音乐课。我们虽然

不懂歌词的含义，却能感觉到悲伤在环

绕，并且从窗户中绕出去，停落在广阔

的麦地上。

童年是一瞬间结束的。村子里的人

陆续外出打工，我父母当然也在列，他们

临走时说会给我带回一个新书包。不知

什么原因，我的腰上长满了疥疮。我不知

道是什么病，只觉得自己肯定快要死去

了；而我的父母并不在家，那个新书包是

什么样子，我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了。叔叔

骑着摩托车带我上街看医生，在一片暮

色中我看到麦地迅速地后退，所有的一

切都转瞬即逝。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意识

到我的童年结束了。

很多年过去，我离家求学，毕业后

又在异地工作。但还是会觉得，我仍旧

坐在叔叔的摩托车上，晚风呼啸，周边

的风景和人迅速后退，一切都转瞬即逝

不可捉摸。我工作的地方临靠东湖，是

一片巨大的水域，比我童年时期的麦地

大得多。我时常觉得，东湖是大一点的

童年。我在东湖边，看着波浪的升起与

降落，看着晨光的灿烂以及夕阳的浪

漫，童年里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踪影。当然我也知道，我的童年

已永久地逝去了。村子里玩闹的孩童不

再认识我，他们也不再玩耍丢手绢，地

面上的“嫣红”随着我的童年、我的青

春和幻想，一起离开了。我站在曾经的

那片空地上，回想我是不是也曾把那片

“嫣红”放在某个女孩子的身后，她有

着怎样的眼睛和衣角呢？

东湖是
大一点的童年

编者的话

我们都曾是小孩，拥有最
纯粹的热爱与最简单的快乐。
长大后，世界变得复杂，脚步也
愈发匆忙。但不管如何奔波忙
碌，请不要忘了：那个曾经的
小孩，那个住在心底的最真、最
勇敢、最懂得去爱的你，不要让
他（她）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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